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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现在告诉未来

多 见 喜 欢 的 人 ，少 见 不 喜 欢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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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所执导的电影《野马分鬃》一样，90后导演魏书钧以一种自由、桀骜的姿态闯入了华语电影圈，带来一股崭新、明锐的力量，影
片将于11月26日在全国上映。在这部自传体电影中，有着魏书钧本人30%至40%的真实经历，带着一种成长的野性，却又不乏青

春的共鸣。而魏书钧则相信，电影的命运在延展和生长，不再局限于自己的人生故事，此时回望影片所记录的那段大学毕业的时光，魏
书钧早已不像主人公那般叛逆和迷茫，反而有了一种混沌逝去的伤感。

看似温和的魏书钧，骨子里却“自有一番主张”，这可能来自于他从很小就习惯于反思和思索，而拒绝所有的惯性思维，而正是这种
不走寻常路的性格，使得他作为如此年轻的导演，却能在影片中娴熟地呈现出丰富的意象，拍出了“不一样”的电影，甚至成为了戛纳电
影节的常客。

2018年，魏书钧的研究生毕业短片《延边少年》获得第71届戛纳电影节短片竞赛单元特别提及奖；2020年6月，他执导的剧情片《野
马分鬃》入围第73届戛纳电影节；2021年6月，他执导的剧情片《永安镇故事集》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

而魏书钧的名字在这两年的平遥影展、First影展也是焦点，他因作品获奖而被频频提及，已然成为业内被寄予厚望的“导演新星”，
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魏书钧本人对此则是一副淡淡的神情，称自己未来只是希望能把创作做得更好。

电影《野马分鬃》由阿里影业“可能制造”
出品，曾受邀参展伦敦、釜山等国际知名电影
节，并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荣获多项荣誉。2020年，影片入围第73届戛
纳电影节官方单元，成为唯一入选2020年戛
纳电影节官方单元的华语电影长片。此外，主
演周游也凭借此片获得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
展“费穆荣誉·最佳男演员”。电影讲述了录音
专业的阿坤在大四即将毕业的时候，买了一辆
二手吉普车，他一心要开去内蒙古的“远方”，
但也许那只是一种逃避，在这个城市里，他保
留着内心的“野性”，不肯被驯服，但是，他为
此却要付出代价——毕业受阻,与女朋友面
临分手，在“学生剧组”里遭遇着种种不靠谱,
与母亲的关系面临破裂，因为酒驾被吊销驾
照，进拘留所……在即将走上社会的时间节
点上，他面临着各种不友好的未知事件，最
终，他被剃去了一头长发，又卖掉了二手吉普
车，而这辆吉普车则被卖到了内蒙古，替他完
成了草原上的驰骋。

这个故事是魏书钧和朋友聊天的时候，
根据自己的经历，突然聊到的，“我毕业时确
实买了一辆吉普车，也因为吉普车经历了一
些事，这是真的，车被卖到草原也是真的，我
当时就想象着这辆车最终到达了草原上是

什么样子，是什么状态，觉得很有意思。”
虽然影片有自传体的性质，但魏书钧

认为，电影里真正可以对照的现实性和自
传性大约有 30%至 40%，主人公阿坤酷似

“野马”的发型魏书钧也曾经留过，“年轻
时没想过好不好看，就想要与众不同，要
跟别人不一样”。

而这样的发型就像是阿坤的内心一样
叛逆，与周围所有的关系格格不入，魏书钧
觉得阿坤的状态很像是草原上野马疾驰时
分开的鬃毛，体现了一种生命的律动，“就像
我们毕业时真正开始面对成人世界的时候，
不太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知道自己不
想要什么”，于是便有了“野马分鬃”的片名
和意象，也使得这部影片在情节曲折之中让
人感到轻松、反讽之中又有伤感，有个体的
真实，又有普遍的社会性，成为了区别以往
的青春故事。

《野马分鬃》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大约十
年前，魏书钧是否担心如今年轻人的关注点
已经有所不同？魏书钧认为，即便观众跟片
子里的成长背景可能不一样，但青春的味道
是相似的，“一个好的青春片是抓到了青春
本质的东西，环境会变，时代精神是有区别
的，但青春本质的东西一直存在”。

即将毕业时的心态很像“野马分鬃”
不太确定自己想要什么，但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

影片中很多情节让人感觉仿佛在暗讽
着什么，但其实内容却很真诚，这样的反差
像是魏书钧与观众之间开的小玩笑，打破了
观众对于固有形象的认知。比如，影片中，
阿坤去临时帮忙的剧组进行录音工作，剧组
导演油腻地追着女主角说戏，别人想读读剧
本，导演反问的是：“王家卫、洪尚秀谁用过
剧本？”对于这个人物是否在影射演艺圈的
不靠谱，魏书钧表示：“我会把我自己或者身
边朋友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放在他的人设上，
其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每一句话
都是我认同的观点，但那个角色总是在不恰
当的时机，用不恰当的方式在表达自己，反
而会让人觉得这个人很虚伪、很无知、很好
笑。而这个导演的状态其实也是很真实的，
很多学生在学电影的过程中，总有自己还摸
不清头脑的时候，觉得某个大师说的话，自
己觉得吸收得很好，就会拿来说，或者照着

这个话去实践。”
片中的阿坤作为一个有过剧组录音经

验的学生，并不喜欢老师的纸上谈兵，有一
段上课“冲突”的情节，魏书钧表示自己并不
是在讽刺老师，而是在思索教育的意义，“我
想说明阿坤这个角色，他是有看法、有想法、
有认识的，哪怕是211、985，也很难培养诗
人，所以，自我教育挺重要的。教育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想想教育有没有用，有没有意
义。所以，电影里面针对的不是一个老师，
或者指某个人，就是表现我们接受教育、被
教育的时候应该想一想的问题。”

有趣的是，相对于电影中的种种出格，
生活中的魏书钧并不叛逆，他形容自己平时
严肃、拘谨而顺从，“去电影节的时候，我都
是躲在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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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主人公种种出格,生活中的魏书钧并不叛逆

魏书钧小的时候曾经当过演员，但大学的时候并
没有学习表演专业，而是选择了录音系，“我只演过两
年戏，当时，家里是希望我能正常考大学，后来想让我
去读播音，才想到考传媒大学，开始关注这个学校，我
在读研究生时就选择了导演专业，因为当演员毕竟有
些被动”。不过，当演员的经历也并非是过眼云烟，魏
书钧做导演的时候，他会觉得同理心更强一些，“知道
摄像机之前的那些人，是什么感受。”

对于魏书钧来说，进入电影之门算非常顺利，第一
部短片《延边少年》作为研究生的毕业作品，讲述了“少
年的烦恼”，魏书钧自己拿了一半的钱“投资”拍摄，也
另外找到了一些钱，他很庆幸当时有一些志同道合的
朋友，“拍短片时，最重要的不是大家义务帮我做这件
事，而是大家想法一致，都愿意去尝试，短片给了我很
多长片给不了的东西，有很自由的东西，大家也没有什
么压力。15分钟的片子，拍个三五天，不好再拍一天，
都可以，调头也容易。”

而这样的无拘无束的氛围也让魏书钧很怀念，“全
世界各个地方所谓电影新浪潮，都是一批人同时出现，
可能有导演、编剧、演员，今天我给你做摄影，明天你做
我的导演，大家以不同的角度，都在这件事情里面持之
以恒地做，在没有特别多外部资源的时候，这个氛围是
一个很大的帮助。”

对于一位年轻导演来说，魏书钧的创作过程也是
“在路上”，拍片是一个新奇的事情，会让书本中曾经枯
涩的概念，变成高度凝练的总结，闪烁着光芒，“比如，
老师说电影是时间、空间的艺术，拍《野马分鬃》之前我
对时间、空间，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其实没有什么概
念，不知道如何表达空间，也不知道表达空间对于电影
意味着什么，这些很基础的东西反倒会在实践前后有
比较大的认识上的差距。再比如，很简单的一个镜头，
近景、中景之间的差异，初步学的时候只是取景框的大
小，但实践之后发现有很大的变化，有不同的景别的运
用，其实是有巨大差异的，它们之间的差异是要通过不
断地拍，不断地想才能感受到。”

而魏书钧的电影观念中包含着“未知”，“第一，我
把电影当作一个输出的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表达
了我当下的想法；另外一方面，我有很多问题，很多困
惑，不是说都是在已知全知的状态才去拍摄，有的时候
是带着问题和角度去拍摄的。”

在《野马分鬃》拍摄时，魏书钧会根据现场情形而“即
兴发挥”，把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放在现场，这也让很
多情景变得生动，产生意外的惊喜。影片中，有一个长镜
头是女主角拿着红色气球上了电梯往下走，而男主角坐
上了电梯往上升，两人就这样相错而过，有着人生歧路的
况味。魏书钧告诉记者：“我们在家里写剧本的时候，通
常很难把场景构建得事无巨细，而在真正的场景里则有
演员、有装扮、有环境，那才是电影发生的时候。如果现
场有新的发现，那么，我们把这个发现用到一场戏里面，
往往就很生动，这种生动不是通过前面撰写剧本能达到
的，所以，拍电影我们也总是带着这样的期待。”

魏书钧解读了那场电梯戏份的“火花”，“那天刚到
的时候，副导演拿来了一个红气球，我说这个挺好玩
的，应该用氢气让它飘起来，我们顺着气球把镜头从一
楼拍到二楼，但是，由于现场没有氢气，我们就注意到
电梯了，就想如果把这个加上去，主角在电梯里，他们
两个一上一下，他注视着底下，我觉得这个画面还挺有
感觉的。”

而另一场主人公阿坤和朋友童童修完车，关掉大
灯在黑暗中行驶的戏份魏书钧很喜欢，他透露，那段情
节也是临时的灵感，“有一次吃饭，童童这个演员突然
间说了一句话，说‘关灯后没有任何光亮，感觉太黑了，
人死了之后，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他这个话一说，我
当时鸡皮疙瘩就起来了，觉得这个特别像我们最初对
死亡的想象。疯玩的两个孩子，他们可能有一脚踩到
某个终极命题里面，肯定也是想不明白，恍了一下神，
又回来了，这个还挺奇妙的。所以，我们就把这句话放
进去，加了开关大灯的情节，一边开车一边走，那个画
面漆黑一片，但在电影院里面能听到风的声音，也做了
一些细节来渲染这个氛围，我挺喜欢这场戏的。”

创作过程也是“在路上” 包含着众多未知

影片中，男主角阿坤要面临着成长的壁垒，而作为
新人导演，他是否也要经历艰难的破茧而出？魏书钧
表示，现在中国年轻导演的机会还是很多的，“通过创
投或者各种大小的电影节，每年有很多新导演的新作
品，被大家看到，相比于国外的年轻导演，内地新导演
的机会更多，国外的年轻导演要想进入所在的工业体
系中非常难”，不过，魏书钧表示，电影是一个梦想，每
个人实现梦想的路不一样，无论是否顺利，无论遇到的
挑战是什么，还是要努力去做。

因为《野马分鬃》，他的“才华外露”也获得了一致
的赞誉，魏书钧笑称外界对自己评价的措词好像是有
些变化的，“小聪明、聪明、灵光……有一系列的措词”，
但魏书钧显然对这些夸赞有着自己的理解，“我觉得拍
电影对于一个艺术来讲，智慧是重要的，聪明本身没有
褒贬可言，我们可以很笨拙地做一件很动人的事情，这

也是艺术的本质，所以艺术跟聪明没关系，但是艺术能
体现一个创作主体的智慧，如果这个艺术有这样的意
图，我觉得这两个词有一部分交集。”

魏书钧的创作也深受一些优秀导演观念上的影
响，“比如，侯孝贤导演，他的作品总能给人以一种胸襟
开阔，好像天地很宽广的感觉，他的悲天悯人的视角，
是我看别人的电影，看国外的片子都感受不到的，这种
感受无法被替代，他有比较强烈的写实的电影基础。
他原来也拍过很多很卖座的片子，后来他们开始拍新
的电影，对我来说影响挺大的，很想追求真实自然的那
种感觉。”

另外一位影响魏书钧很多的是韩国导演洪尚秀，
魏书钧说：“我看了他的作品之后才知道电影还能这么
拍，这么多对话，还能拍得这么有趣，他是影坛特别活
跃的、一直彰显作者性的导演。”

艺术跟聪明没关系，但是艺术能体现一个创作主体的智慧

而对于魏书钧自己想成就什么样的风格？魏书钧
说：“风格是外部的评价指标，不是创作的驱动力，如果
过于关注这个事，我觉得是无效的。创作主体想要什
么风格，一是跟创作没有关系，二是对创作没有帮助。
原来达内兄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被问到风格的问题，
他们作为电影大师级人物表示，风格就像是风，如果着
急寻找它，可能就不知道它在哪儿。做你该做的事，你
停下来，自然就感觉到风在了，这个是很好的比喻。”

一位年轻导演在未来如何保持着创作的纯度，魏
书钧的答案是，多见喜欢的人，少见不喜欢的人，多看
好东西，少看坏东西，“因为你的环境会让你的标准发

生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不自知的，慢慢地就会出问
题”。谈及未来是否会与商业做些妥协，他表示要坚持
电影最核心的东西，“导演想讲的，讲述的方式，这些是
不能被改变的”。

电影带给魏书钧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跟观众的交流，
他也会主动去豆瓣上看影评，只要说得有道理，他都会
接受，“作为导演，对观众的尊重和理解都放在作品里
面，之外的事并不重要，大家通过观看电影有了一些交
集，彼此通过这个电影连接到一起，而不是观众要按照
导演的意愿来走，电影这个事本来就是主观的体验，每
个人的背景和知识结构都不一样，所以，不能强求，我
们通过这个电影通上电了，这个事就是有意思的。”

也因此，《野马分鬃》上映后，魏书钧期望可以见到
更广泛的观众，“各式各样的，各种年龄，各种背景的观
众，我都想知道大家是什么反馈。每个个体都是很独
特的，大家从电影里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也许他只喜
欢五分之一，那这五分之一跟他有交集，有连接，也是
挺有意思的，这个不用强求。”

魏书钧接下来的作品《白鹤亮翅》同样颇受关注，
该片也是取自太极招式的名称，但他表示，《白鹤亮翅》
与《野马分鬃》的故事完全不一样，没有系列性质。该
片将在两地拍摄，目前，其中一地的拍摄已经完成。

魏书钧感慨自己在电影圈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对
于未来只有虔诚，“前路漫漫，我希望自己能够一直从
事与电影有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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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这个电影通上电了，这个事就是有意思的


